宋琬獄中詩再探
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碩士班 ＊＊＊
前言

　　先前筆者已有拙文〈宋琬獄中詩初探〉，內容主要交代宋琬的下獄之因與獄中感懷詩作，然礙於篇幅，未能涉及宋琬於獄中的其餘作品，本文將接續前文，集中分析未論及的相關諸作，以補前文缺漏。

　　筆者試著將宋琬身陷囹圄的作品分為四類：(1) 獄中感懷 (2) 獄中哀歌 (3) 獄中應酬 (4)〈獄中八詠〉，前文對感懷詩作已有論述，本文論述重點則為後三類，以下筆者將盡可能全詩摘錄，欲求盡窺詩人心跡。
1、 獄中哀歌（一）──「寫哀」系列
　　對自身或他人遭遇的深沉哀嘆，可謂為「哀歌」，其似乎與感物興懷（此就哀愁之感而言）相類，實則似同非同；筆者以為，二者同為心中有所感觸而發，但感物興懷屬於立即性、反射性的，反應速度較哀歌為快，但範圍較小且片面，感觸如同蜻蜓點水般掠過；哀歌則屬於蓄積性、主動性的，為長久累積的結果，爆發時能量特別持久且全面，哀感使人沉痛不已。前者正如《詩經》當中的「比興」，後者則以楚騷為最好的典範。

　　宋琬此類作品有〈寫哀〉五首、〈寫哀又二首〉、〈庚寅臘月讀子美同谷七歌效其體以咏哀〉、〈九哀歌〉。

幽憤嵇中散，悲歌楚左徒。余材誠不逮，其事若相符。犖犖嗟男子，申申詈女嬃。巫咸渺終古，風雨閟難呼。

憔悴南冠繫，淒涼北寺門。凍雲添夜哭，怪鳥下朝暾。百代皋陶廟，前朝李杜魂。欲排閶闔問，虎豹一何尊？
書空終夕坐，星斗自昭回。敢向秦庭哭，空慚漢史才。〈履霜〉君子操，貝錦寺人哀。安得東方朔，為君語怪哉！

執戟霑微祿，棲遲仰大官。累臣天不弔，聖主法終寬。宗祀哀羊舌，身名笑鼠肝。鬚眉真自靦，書札報任安。

焚香看釋典，清夜想前因。文字纏餘孽，風波到鮮民。紛紛朱紱賤，累累赭衣親。莫恨青蠅棘，相留弔此身。〈寫哀〉五首（頁224）
此組詩為五言律詩，「寫哀」即「瀉哀」，猶言排放哀愁，將所有哀感一吐為快。
這兩組詩寫於宋琬第一度下獄之時，由「憔悴南冠繫，淒涼北寺門」一句知其正身陷牢獄，再由「文字纏餘孽」以及稍後〈寫哀又二首〉的「蹉跎四十年」可推知，此時約為首次入獄之時。

　　〈寫哀〉其一，宋琬拿自我與屈原、嵇康相比擬，堂堂一名大丈夫卻落得如此下場，認為女嬃對己毫無助益，欲尋求更大的幫助卻路途艱辛，甚至還有風雨來阻擋自己的呼救聲。

　　〈寫哀〉其二，首聯交代現況；頷聯則說明異象，隱約帶出獄中的駭人之感；頸聯以李膺、杜密期勉自己；
尾聯轉回現實，欲跨出一步求救，卻又震懾於如同虎豹的上位者。
　　上述二首皆化用屈原故事，將屈原形象與自我結合，說明自我難以尋得陳情的管道，即便尋得了，卻又震懾於當權者的壓迫，終究是求救無門的困境，僅能哀號於風雨的壟罩之下。
　　〈寫哀〉其三有著時間的推移，說明詩人成天的精神狀態皆恍恍惚惚，
一會有著申包胥向秦國求救的決心，
一會又自傷自我才能的徒然浪費；頸聯則帶出伯奇受讒見放之事，
以此比擬自我，強調自己的遭遇就連獄卒也感到哀愴，何時方能出一個東方朔來說句公道話呢？

　　〈寫哀〉其四點出詩人沉淪下僚的處境，認為天不佑我，卻仍對皇帝抱有一絲希望，望聖主能還他清白；家族處境正如同春秋時的羊舌氏，
自我亦落得如此卑賤的下場，僅能以書信向朋友陳述心志。

　　〈寫哀〉其五則停止號哭，閱讀釋典並冷靜反思事情的前因後果，才豁然發現自己被文字獄纏上，在宗教力量的影響之下，即便處境再不堪，詩人亦能逆來順受。
　　然而真能調適過來嗎？筆者認為不然，從前兩首的求救無路，接著是第三首的暫時平靜，但內心實已異常，成天胡思亂想，期待著外人提供協助，第四首則拉回自身處境，在慘澹的環境之中，仍試圖相信最後一絲希望，並欲尋得可以傾訴的對象。綜合前四首可知，詩人正處於複雜的思緒當中，一會困於牢籠當中卻突破無門，一會期望能有人從外部協助，一會又期待著傾聽對象的出現，但基本上，差別只在於冷靜與激動之間的情緒切換，詩人終究是坐困愁城且無力回天。因此，第五首不過是情緒發洩完的短暫冷靜，此時詩人的腦袋最為清晰，開始理清所有頭緒，當下認清了事實，知道掙扎純屬無用，倒不如就順從吧！然而此種順從並非真的看破，而是聲嘶力竭之後的莫可奈何，若是情緒再度醞釀，不久後再釋放是必然之事，方有〈寫哀又二首〉接著出現。
　　〈寫哀〉五首與〈寫哀又二首〉所哀嘆的皆為自身遭遇，所不同的是，前者完全是自我情緒的迸發；後者則已涉及思人之情，第一首發抒的是親子之情，第二首則偏重在兄弟之情。
夙昔懷明發，蹉跎四十年。省躬期畫地，遘閔欲呼天。白日霾雙闕，悲風感下泉。生存何面目，三復〈蓼莪篇〉。

〈五子歌〉堪泣，飄搖安所歸？覆巢知不免，貫索竟相依。霜霰號鄒衍，音書痛陸機。故園千里夢，望斷鶺鴒飛。〈寫哀又二首〉（頁225-226）
第一首開頭便引出「孝思」，
時時反躬自省，正是為了有所成就，以報答父母的親恩，
但已蹉跎近四十年，不僅成就沒達到，反倒是換來遘閔的下場；監獄的環境暗無天日，白日被高牆宮觀所阻隔，悲風蕭蕭彷彿正處於黃泉，受到拘束的詩人僅能藉著反覆吟詠〈蓼莪〉來追念雙親撫養之德。

　　第二首以〈五子歌〉起頭，
點出兄弟之思，詩人與兄弟因世亂而避難他鄉，之後下獄亦被牽連在一起，
此冤屈有如鄒衍陷獄，
見到音書使我思鄉之情更濃，
進而憶起故園，望斷天涯只為見那分飛的其餘兄弟們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可見詩人已由自我嗟嘆進而思念他人，若是持續發愁，哀嘆周遭親友不幸遭遇則是詩人必然之事，故宋琬作有〈庚寅臘月讀子美同谷七歌效其體以咏哀〉與〈九哀歌〉。

2、 獄中哀歌(二)──「咏哀」系列
　　上節所論之作品為標準的五言律詩，本節討論對象則涉及歌行體例，略具「騷體」的痕跡，因此哀咏的面向更廣，使哀感更加迴還往復、綿長不盡。

歲在攝提月在酉，天之生我何弗偶？日月駸駸東逝波，萬事傷心無不有。悔將詞賦謁公卿，慘對桁楊呼父母。嗚呼一歌兮歌難終，孤兒東望心𢥞𢥞。
遺孤遺孤真可哀，兩人早已歸黃埃。壯者生存少者死，九原可作心當摧。況復年來罣羅網，鶺鴒之咏良悲哉。嗚呼二歌兮歌再咽，衣袖汍瀾淚成血。

有妹有妹同胞生，薄命亦復如諸兄。良人弱肉困豺虎，男呻女吟八九齡。憶在里門常病臥，燃鬚炊藥傷我情。嗚呼三歌兮歌三拍，急難惜汝為巾幗。

有姪有姪珣之孤，覆巢何幸留其雛。有書嬌稚不肯讀，磽田蕪蔓愁官租。汝伯忍死望汝立，婚娶未畢懷區區。嗚呼四歌兮歌更苦，我弟形骸尚淺土。

有女有女催我老，門楣何似生男好。古人女史有良箴，作婦須嫻栗與棗。而翁書來報舉孫，愁中暫得開懷抱。嗚呼五歌兮涕漣洳，縱學緹縈難上書。

朔風淒兮白日昏，深山絕壑啼哀猿。天門岧嶢萬餘里，巫陽披髮乘文黿。我欲因之竊有訴，玄熊守闑聲還吞。嗚呼六歌兮歌曲長，羲和為我迴頹陽。
男兒墜地今年三十七，垂老低頭對刀筆。生死方知管鮑交，婚姻何有金張室？浮生未敢問蓍龜，前路蒼茫黯如漆。嗚呼七歌兮心轉悸，永歎還防嗔獄吏。〈庚寅臘月讀子美同谷七歌效其體以咏哀〉（頁154-155）
題目已點明「效子美同谷七歌體」，
就字句與行文方式而言，宋琬基本遵循杜詩的規範而行；然就內容而言，杜甫之作豪宕奇崛、首尾貫串，
，宋琬詩作的變化稍嫌不足，即便如此，此作哀思迸發、情感真摯，亦屬佳篇；另外，亦可補足史傳記載的不足，使後人更加了解宋琬的家族狀況。
　　此組詩哀嘆的對象分別為自己（其一）、兄弟（其二）、妹妹（其三）、姪子（其四）、女兒（其五）、己身處境（其六），第七首則拉回陷獄當下並做個總結，整體架構清晰明瞭，以下筆者將簡述每首詩。
　　第一首便仿照屈原〈離騷〉開篇，
自報生年與月份，
並質疑上天為何待己如此，隨著時間的流逝，傷心之事所在多有，最慘的莫過於身為孤兒，卻還戴著刑具哭爹喊娘，叫詩人如何面對天上的父母，此事必定五味雜陳，僅能藉著東望遙想故鄉往日，越發惆悵。
　　第二首哀嘆的對象為宋琬及其兄弟，宋琬前有伯兄宋璠、仲兄宋璜，
自己則排行老三，
此詩當中的遺孤，指的正是他們兄弟五人，
由於兩位弟弟的提前離世，故曰「壯者生存少者死」；然而若死者能夠復生，
他們想必難以承受當前的家族困境，更遑論使兄長們身陷羅網的「文字獄」了！詩人此時吟詠著〈棠棣〉思念兄弟，越想心緒越悲。
　　第三首哀嘆其妹的處境，妹婿受盡欺侮，妹妹又時常臥病在床，
兩人結褵八、九年時常「男呻女吟四壁靜」，
見生活之悲慘，並由末句可知其妹早已死於國難之中。
　　第四首論及其弟宋珣的遺孤，此子不肯耕種、不肯讀書，亦未婚娶，使宋琬甚為心焦，其姪這種不思進取的態度，讓其弟如何入土為安呢？
　　第五首論及詩人值得寬慰的女兒，情緒稍稍和緩，宋琬的女兒為一嫻淑女子，且最近產子，使宋琬頗為欣慰，忽然情緒一轉又回到自身處境，認為女兒縱使有緹縈救父的決心亦難以成功，
再度強調自身所陷實為困境。
　　第六首借用《楚辭》神話體系比喻自身處境，首聯交代駭人的囹圄生活，二、三兩聯喻意同上述〈寫哀〉作品的頭兩首，皆強調求救之困難與重重阻礙，最後僅能把希望寄託於外在的援助者，然而會有此人嗎？詩人認為，機會之渺茫就如同要時間倒轉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　　第七首提及詩人陷獄的體悟，危難之中方能看出誰是真正的朋友，
若奢望覓得有雄厚實力的親家，
無異癡人說夢；此刻宋琬處於困頓之中，眼中沒有未來，又害怕更悽慘的預言，因此不敢行占卜之事，在複雜情緒交織之下，能做的僅有深深長嘆，不料此長嘆亦有惹惱獄吏的可能。
　　綜合上述哀嘆，筆者甚為同情宋琬的處境，家中一堆事需要他操心，此刻卻身陷牢獄，不僅求助無門，甚至連發洩的權利都被剝奪（「永歎還防嗔獄吏」），也難怪他會有「存者不如歿者」的強烈沉痛感了！（第二首）
　　上述三組哀歌皆寫於首次入獄之時，接著將論及的〈九哀歌〉則屬於再度入獄之詩，其形式同於〈庚寅臘月讀子美同谷七歌效其體以咏哀〉，同樣都是對家中之人不幸遭遇的深沉感慨。

有兄有兄伯與仲，時人謬比潁川鳳。仲兮銜冤發憤死，廣柳車中一長慟。伯兮衰老遘讒賊，齒牙落盡眼復瞢。蒿葬圜扉席作棺，芻車麥飯誰為送？死而為厲魂安歸？披髮叫天天欲動。鶺鴒分飛雉在羅，啼烏啞啞驚宵夢。嗚呼一歌兮心煩憂，白骨何時還首丘！
有嫂有嫂幼哺我，見我名成喜則那。半夜鵂鶹屋上啼，烈澤焦原因爝火。蒼蠅但欲飽人肉，流血十指連雙髁。娣姒惸惸稱未亡，宅為牢狴層層鎖。菅麻久換綠羅裙，藿藜堪抵明珠顆。雖無兒女共牽衣，婢妾哀哀飢且裸。嗚呼二歌兮風淒淒，天門咫尺回金雞！
有女有女隔鄉縣，十年不見阿爺面。外孫大者已總角，《孝經》《魯論》皆能遍。錢塘署中聞禍作，痛殺衰翁與佳倩。間道殷勤遣僕來，念我無衣復無膳。山桑之絲織者誰？蘭閨手絍機中線。吾衰已抱中郎恨，況復顛連遘天譴。嗚呼三歌兮百憂攻。何由得似淳于公！

有婦有婦勤紡織，薄宦驅馳到江國。突如其來緹騎至，舉家相對無人色。小臣繫累罪所當，何意妻孥轅亦北？寸帛銖鈿不著身，羅網高張何處匿？窮愁慰藉叔與兄，兄也客死悲殊域。老母眼枯雙耳聾，坐起相依視眠食。嗚呼四歌兮不忍言，書空咄咄聲還吞！
有妹有妹寡且孤，夫亡翁死留二雛。不弔於天霜雪酷，掌中忽碎青珊瑚。大男伶仃陷羅織，可憐已作髡鉗奴。腴田高廈不自保，他人入室吹笙竽。父兮母兮生我時，愛之不異明月珠。夜臺有書不得寄，知我如此顰雙矑。嗚呼五歌兮心斷絕，暮雨秋蟲共幽咽！

有姪有姪方稚齒，長是弟男幼兄子。兩世三人共我身，拊摩忍別非毛裏。鴟梟鴟梟爾何苦？破巢毀卵心無已。敲殘血肉呼蒼天，肯使家聲玷青史。癡兒嬌小廢筆墨，但索棗梨弄秋水。嗚呼六歌兮鼻酸嘶，爾父不瞑在黃泥！
有甥有甥瘦煢煢，跣足履霜半面黥。赭衣相對不復識，問答甫畢中心驚。古云宅相理或有，今何憔悴昔何榮！主人居汝為奇貨，不遣牧馬傭書輕。豈知故國桑田改，甲第雖存主已更。我躬不閱三黨盡，何人贖汝歸柴荊？嗚呼七歌兮涕滂沱，渭陽之情痛苦何！

有僕有僕困蜂蠆，十人九人遭繫械。僵尸累累化青燐，存者支離人鬼界。敝廬封鎖隴畝荒，禾黍無收長蒲稗。老稚三五伴吾居，喪家之狗霜中薤。飢來并日不一飽，爾是官身那肯賣。西園錦樹鬱青葱，繁華幾日高柯壞。嗚呼八歌兮搔白首，勞汝曾無一杯酒！
我生之日月在箕，𧬈訛屢覯今倍奇。下吏羞稱牛馬走，遣憂惟誦豺虎詩。方良載鬼魑魅笑，侃侃對簿無撓辭。皇天后土實降鑒，臣體可虧名不虧。皋陶曰殺堯曰宥，高高者天聽乃卑，七尺幸存繫一髮，不然若敖將餒而。嗚呼九歌兮腸九迴，我見白日死不哀！〈九哀歌〉(頁162-164)
〈九哀歌〉為宋琬第二度下獄的心緒總結，故筆者花大篇幅將全詩引出。此時距首次下獄已逾十年，詩人變得更加衰老，周遭親友也在十年間遭遇更多恨事；由於詩作篇幅過大且與〈庚寅臘月讀子美同谷七歌效其體以咏哀〉（以下簡稱前作）相似性高，筆者將就詩作整體進行綜合評述，恕不逐一細解。

　　基本上，此次下獄牽連甚廣，嚴重性遠大於首次下獄。詩中顯示，宋琬的大哥於獄中深受折磨，二哥則因銜冤而命喪於前，己亦身陷羅網而備受煎熬，入獄的尚有妻孥與外甥，家僕亦多受牽連；沒入獄的也不好過，經濟支柱一陷獄，嫂嫂、婢妾一個個飢寒交迫，成天大門緊閉，毫無生氣；憶及亡妹也僅能以幽咽追思，畢竟要寄信到夜臺根本不可能；
晚輩們有的身陷牢獄之災，有的則是太年輕、不成材，實難令長輩放心；家難亦牽連僕人，平時已經沒什麼能力對他們好，如今又害他們受盡折磨而命懸一線，身為主人的宋琬必定羞愧不已；唯一值得寬慰的女兒，十多年前就難以救父了，如今更是難上加難。
　　在重重煩惱的壓迫下，時而書空咄咄，時而披髮呼天、以淚洗面，宋琬的精神狀態已屆崩潰邊緣，但他依然勉強撐住，保住家中最後的希望，畢竟他知道，若此時倒下，毀的將不只是他這個人，而會是整個家。

3、 獄中應酬
　　「生死方知管鮑交」是宋琬於獄中的人生體悟，從獄中應酬作品可知，的確有幾位符合上述條件的朋友，在宋琬困頓時，仍舊與宋琬維持一定程度的友誼，而此正是使宋琬支撐下去的力量來源之一。
（1） 姜垓
甲寅之歲汝降初，我生汝後七月餘。竹馬春風事游戲，雞犬暮歸同一閭。……有兒顏色嬌勝雪，珠襦繡褓青羊車。予時抱持著膝上，許以弱女充掃除。是時兩姓雁行敵，絳華朱萼相扶疏。……同輩相攜五六人，縹緗羅列開籤軸。冬菁作飯保饔飧，布衾共臥忘休沐。……一朝變起塵沙飛，老親白首同日歸。骨肉摧殘那忍道，餘生孤孑將疇依。……予歸已類遼城鶴，十人九人存者稀。……有客傳書知汝在，但言北望長霑衣。攜家流落棲江左，出處憐予無一可。……兔絲未附女蘿枝，明珠已碎珊瑚顆。三十餘年盡苦辛，回頭萬事傷心夥。……古人四十稱強仕，爾我年猶非暮齒。形骸老醜青鏡中，鬢毛鑷盡還復起。……江上春風變柳條，尺書忽墜來雙鯉。上言別後長相思，長跽開緘淚盈紙。扁舟欲來蛟怒號，采采芙蓉隔江水。……少年意氣輕雲霄，中道飄飃共憔悴。……歌罷空堂驟雨來，燈火青熒愁不寐。〈長歌寄懷姜如須〉(頁151-152) 
姜垓，字如須，萊陽人。詩中顯示，姜垓為宋琬兒時玩伴，由「布衾共臥忘休沐」可知兩人感情甚篤，他們甚至還想將這份友情延續下去，將雙方子女互許婚配；不料遇上山東淪陷，戰亂使得骨肉分離、友朋失散，之後得知姜垓舉家避難南方，欲見卻因重重阻隔而不得相見，僅能以書信往返稍解相思之苦。
　　由宋琬讀信的態度以及歌罷發愁且失眠的狀態看來，此二人的交情確實深厚，此外，「兔絲未附女蘿枝，明珠已碎珊瑚顆」顯示宋琬女兒已死，故未能結為親家，實為一大憾事。
　　由「三十餘年盡苦辛」一句推斷，此詩應作於宋琬首次下獄前不久，畢竟此詩並未交代陷獄情形；姜垓於宋琬陷獄之前都忙於躲避阮大鋮的追殺，
然後在宋琬陷獄之後不久就死了，如今二人的應酬文字已不復見，即便如此，筆者依舊相信二人的感情甚篤，已達管鮑交的程度，畢竟要在重重阻礙下交集實屬不易。
（2） 王崇簡、王熙
　　宋琬於崇禎四年 (1631) 入京省親，與族兄宋玫同訪王崇簡家，並結識其子王熙，崇簡與宋琬有相見恨晚之感，從此定交。
之後便時常多次同遊，其子王熙亦多受宋琬教誨，兩人為同榜進士。
甲申國難，宋琬避禍於江南，多受王氏父子協助；
宋琬兩度下獄，王氏父子皆贈詩慰問之，首度下獄，王崇簡曾贈〈慰宋玉叔〉；
再度下獄，王熙曾探視宋琬並贈詩，原詩今已不存，宋琬則作有次韻〈王胥庭貽詩，次韻答之〉；宋琬出獄後，崇簡又贈〈宋茘裳遭誣得白，談讌賦贈〉賀之，
由此可見，王氏父子對宋琬可說是不離不棄。
南冠誰肯問鄒陽？半是愁鄉與睡鄉。中散哀歌餘舊譜，〈大招〉生弔泣新章。青蠅得意嬌還妒，黃鳥憐人去復翔。芸閣夜歸新月好，知君相憶罷清觴。〈王胥庭貽詩次韻答之〉(頁302)
胥庭為王熙的字，原詩今已不存，本文僅簡述宋琬的次韻之作；整體而言，詩人簡述自我境況，認為自己的遭遇正如同嵇康、屈原的翻版，不僅朋友一個個離去，更有小人加害之，末聯則心境稍緩，可見宋琬頗為感念王熙的關懷；王氏父子之舉無異雪中送炭，肯定使宋琬備感溫馨。
（3） 施閏章

　　施閏章與宋琬並稱為「南施北宋」，又同為「燕臺七子」之一，二人交流頻繁，感情甚篤；且施閏章與宋琬定交於宋首次陷獄之時，更顯這份友誼的難能可貴；
兩人交流之作頗多，
此處僅略論〈送施尚白齎詔粵西〉。
……前身應是謝太守，風格不下陳思王。閱我姓名在囚隸，定交折節桁楊旁。赭衣逡巡不敢揖，況與法吏相頡頏。一人知己死不恨，區區此意安可忘！……尹生今為兩千石，與爾同門兄弟為。尹蓂階為粵西太守，施之同門友，與余善。尊酒相於儻問訊，念余脫械當何時？北鴈如經湘水迴，因風且寄南征詩。〈送施尚白齎詔粵西〉（頁158-159）
此詩作於宋琬首次下獄之時，經「念余脫械當何時」可知必於獄中所作；當時施閏章將應詔赴粵西，宋琬以此詩記之，詩中交代施閏章與宋琬定交之事，一名卑微的囚徒，能得到官吏的探視，甚至折節定交於獄中，也難怪宋琬會發出「死不恨」、「安可忘」的感慨了！ 
（4） 張舉之

君在白雲曹，我坐黃沙繫。送我入獄門，呼天共垂涕。男兒患難在倉卒，叩人門戶遭其嚏。君也慷慨念疇昔，俄頃經營到纖細，自解重裘覆我身，漿酒霍肉紛相繼。夜臥不復憂桁楊，低頭稍覺安徒隸。……我聞張儉昔亡命，李篤哀之不顧身。趙岐曾依孫賓石，至今意氣淩高旻。遙遙此事向千載，殆與夫子成三人。力行古道恐不足，顧我齪齪非其倫。君有幽齋號分綠，徑轉廊迴紆且復。春來已發何樹花？池上新添幾竿竹？累人萬一脫此樊籠見白日，攜琴竟就西軒宿。會須一飲三百斛。嗚呼生須一飲三百斛，縱死亦當化為雙燕巢君屋！〈張舉之再直西省傷余在繫之久賦詩志感〉(頁155)
由此詩可知，張舉之為宋琬舊識，但兩人際遇卻大不相同，宋琬陷獄，舉之身為負責官吏，不得不秉公處理，由「呼天共垂涕」一語可知二人感情深厚，且舉之處處為宋琬著想，一切打理的無微不至，使宋琬忽然有股不曾身陷牢獄的錯覺；宋琬將張舉之同李篤、孫賓石二人並舉，
是為極高的評價，但卻認為自己遠不如張儉與李篤，即便如此，張舉之仍給予宋琬諸多協助，宋琬肯定是銘感五內；也正因為如此，宋琬才會在詩的末段寫出「縱死亦當化為雙燕巢君屋」之願！
（5） 劉文炤
賤子實頑疏，讀書懷往哲。賦命一何窮？遭時多臲卼。已矣復何言，門內生饕餮。禍本驗豺聲，天心厄羊舌。……待罪爽鳩庭，呼天口流血。甲士月踐更，刀鐶儼羅列。嫚罵誰敢嗔？供頓詎能缺。充腸藜藿甘，伴寢鋃鐺熱。驚看膚已枯，空餘骨未折。……平生金石交，棄我如蜣蛣。梁肉尾溝谿，一毛安肯屑。之子未謀面，顧予臨土穴。問答未終詞，執手但嗚咽。側聞甲申春，哲兄仗奇節。百口盡祝融，義比崑岡烈。……今我被讒口，辱親愧閥閱，載見忠孝裔，心傷內如爇。忽聞青絲騎，醇醪重提挈。釀用錫山泉，此味經年別。……何由脫罻羅？共醉西山雪。〈劉雪舫餽泉酒賦謝〉(頁94-95)
此詩除了宋琬的怨嘆之外，也透露了某些訊息；由「門內生饕餮」與「天心厄羊舌」可推知此詩作於第二度下獄，畢竟二度下獄牽連全家，乃是族子密告所致；
此外，獄中所受的欺壓與「永歎還防嗔獄吏」相呼應；而使宋琬感到最心痛的，是「平生金石交，棄我如蜣蛣」，這真是無比的諷刺啊！也難怪宋琬會發出「生死方知管鮑交」的嘆息了！而劉雪舫（劉文炤字雪舫）與宋琬素未謀面卻來探視，或許是心折於他的才華，亦或許是同情他的遭遇，真實原因為何？我們無從得知，
唯一可以確定的是，劉文炤曾經帶著美酒去關心過宋琬，並且換得了宋琬的感激。
（6） 谷應泰
　　上述人物皆為雪中送炭型，完全符合宋琬詩中所言的「管鮑交」，畢竟窮困的宋琬已無任何好處，他們的舉動純粹是深厚友誼的表現或發自內心的欣賞。
　　此處將論及的谷應泰則不然，他的身分也是囚徒，宋琬二度下獄時，谷應泰亦同繫於西曹之別署，宋琬有詩記之。

羈束嗟同病，昏昏晝亦陰。隔垣呼濁酒，終夜聽愁霖。蝃蝀誰能指？鋃鐺半欲沉。天威終不忒，豺虎爾何心！
太息啣冤久，繩牀膝蓋穿。正然愁雀角，況復共蛙眠。薄宦殊枯菀，遭讒各後先。不須詹尹卜，磨蝎是生年。谷善星命家言，時為余推算頗驗。〈六月己酉大雨連夜水至牀下殆無臥處口占二首簡谷霖蒼學憲〉谷亦為同姓所誣，同頌繫西曹之別署（頁192）

詩題點出獄中十分悲慘的景況，淹水已經淹到沒有地方可以睡覺，囚犯只好泡在水中直至積水退去，無奈的宋琬僅能以口占的方式作詩消遣。

　　從詩人自注可知，谷應泰亦為同姓所誣而陷獄，二人遭遇相當，因此容易互相吸引，又從谷應泰曾幫宋琬算命，且宋琬以詩回贈之，可見此二人的交情確實是不錯的；由於兩人於存亡之際結交，可算得上是另一種「生死之交」了。
　　第一首詩扣緊當下，詩人因雨的聲音而感到發愁，水淹到身上的刑具「半欲沉」，可知詩人此時正泡在積水當中，在觸覺、聽覺的雙重觸動下，詩人的情緒逐漸被帶起，因而長歎不已。
　　第二首交代，詩人在長歎的同時，水也不知不覺的淹到牀緣與膝蓋邊，本身已經在煩惱著獄訟的問題，此時卻又摻雜著蛙鳴的聲音，煩躁的感覺肯定已經到了極點，而最後得到的感悟也是悲觀的，詩人認為自己的命運就是倒楣，完全不需要占卜者為他卜卦，畢竟這是永遠改變不了的事實。
小結

　　與獄中感懷、獄中哀歌相比，宋琬的獄中應酬少了點激情，卻多了份冷靜，或許是有特定說話對象，詩人不得不有條理的交代一件事情。也正因如此，使我們能夠更了解詩人的心路歷程，以補足前兩類詩作的不足。
4、 〈獄中八詠〉
　　除了感懷、哀歌、應酬三大類之外，宋琬還有一組甚為特別的〈獄中八詠〉可供探討。就形式而言，這組詩屬於感懷，但其內容卻與沉重的感懷大不相同，以下分述之。
愁心不可卷，假寐聊相資。莫厭籧篨賤，猶能出范雎。〈蘆蓆片〉(頁312)
詩人看到蘆蓆片有所感，想起《詩經‧邶風‧柏舟》：「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」
並使自身情緒與〈柏舟〉連結，隱約透顯出才華不被賞識的愁緒；詩人淪落於此，看到這又硬又髒的蘆蓆片就厭惡，但轉念一想，范雎在窮途之時，也曾被包在蘆蓆片當中，後來依舊是飛黃騰達，
所以，詩人也就只能將就著休息。
　　此詩在無可奈何的當下又一轉，轉出的是自我安慰，雖說宋琬暫時妥協，但若細細體會，便能體會那更深沉的現實之感。

象簟翡翠牀，較此自粗醜。蝴蝶與莊生，君能分別否？〈煤土炕〉(頁312)
詩人試圖以「莊周夢蝶」之典說服自己，
認為煤土炕好過象簟翡翠牀，其關係正如同蝴蝶與莊生，甚難辨明。
　　此詩以翡翠牀與煤土炕相對，可見宋琬又困於境遇之愁，然而，此次他以哲學思考來打破世俗的價值觀，試圖說服自己。
朝暄入牖來，炙背還復臥。窮鬼去無時，延之居上座。〈折足櫈〉(頁312)

本日是一年一度的送窮日，
詩人卻還懶洋洋的不願起床，對他來說，窮鬼正是要纏著自己，想送也送不走，倒不如用此折足櫈來請祂居於上座呢！

　　一個人若走到窮途末路，心中再沒任何牽掛，此時便是「百無禁忌」；此詩點出這個道理，也正說明宋琬正困於窮途之中。

禹鼎今則亡，饕餮斯可鏡。再拜老瓦盆，吾以汝為命。〈砂鍋盆〉(頁312)

詩人將砂鍋盆與傳說中的禹鼎做連結，
認為禹鼎早已散失，今天在這牢房之中，能夠辨明善惡的，看來就只剩這老瓦盆了。
　　宋琬此舉亦是為了安慰自我，姑且尋找一個「寶貝」隨侍在側，方能稍解人生無所適從之感。

百金買定窑，珍重逾連璽。此物遂見遺，製自有虞氏。〈黑磁盌〉(頁312)

詩人在獄中發現一個黑瓷碗，便開始追想此碗的故事，認為主人買了價值連城的定窑之後，便將此碗拋棄，殊不知此碗是虞舜時流傳下來的古董呢！
　　此詩明顯帶有懷才不遇之感，詩中的黑瓷碗，正是宋琬的投射，並以此暗諷上位者識人不明。

孤燈靄幽室，老僕垂頭睡。自起炙殘壺，顛倒著犢鼻。〈土火鑪〉(頁313)

根據二、三兩句，此空間明顯有兩個人存在，一個是詩人自我，另一個是老僕。筆者認為，此老僕為宋琬的家僕劉弘裔，根據〈劉翁壽序〉，
宋琬再度下獄直至獄解，劉弘裔侍奉左右，未嘗暫離；此處亦可證明〈獄中八詠〉作於宋琬二度下獄時。
　　宋琬把犢鼻顛倒過來穿，
可見其心不在焉，或許他害怕吵醒老僕，所以連褲子穿反了都沒有發現。
病渴限重扃，寒漿汲轆轤。笑問江南客，中泠勝此無？〈苦井水〉(頁313)

礙於非自由身，在甚渴的狀態下，僅能自行求助於井水，喝完還覺得味道甚好，欲將此井水與天下名泉「中泠」相比。

　　此詩仍舊是自我安慰的狀態，明顯帶有苦中作樂之感。

乍聽不成眠，邇來夢頗熟。名根卒未忘，還疑在場屋。〈鈴柝聲〉(頁313)

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本來不習慣的巡邏鈴柝聲，如今也已習慣，甚至在半睡半醒當中聽聞，還彷彿自己置身在考場之中，可見詩人對於功名利祿仍有執著。
　　此詩藉著聲音將監獄與科場連繫起來，順便點出詩人心中的渴望，乃極為巧妙之手法。

　　綜觀上述八首小詩，猶如囚室硬體設施的介紹，由這些物品可以推測，宋琬應該被囚於一個可自由行動的小空間當中，此由汲井、炙殘壺可知；另外，僕人亦可進去服侍；若再與獄中應酬詩相佐證，筆者推斷，宋琬在獄中有一定的自由度，但手銬腳鐐等刑具仍需戴上。

　　而此組詩所表達的情緒屬於苦中作樂、自我安慰，宋琬以平淡沉穩的文字風格來呈現，似乎說明著自身的看破、知足；但筆者認為，宋琬深深了解著現實的殘酷，若將第一首的「猶能出范雎」與第八首的「還疑在場屋」串在一起，可見他仍有東山再起的野心，仍抱持著重回官場的希望，儘管希望渺茫；正因為如此，方有苦中作樂之事，否則，最後的那點希望也將被現實抹滅。此詩雖看似平靜戲謔，實際上卻帶有一股深沉的無奈感，正是宋琬最真實的獄中寫照。
結語
　　嚴迪昌《清詩史》曾說過：「宋琬一生之劇苦為同儕所罕有」，
然而，筆者遍覽相關史傳資料，對劇苦之事仍舊不甚明瞭，但若以詩、文等相關作品補齊，一切則自然明瞭。
　　詩歌並非歷史紀錄，它主要是一種抒情體裁，然而，對現實人生有所感，方能產生各種情緒，故抒情必定立基於現實，差別僅在於碰觸到的現實層面或多或少，因此，不少詩歌具有豐富的紀實性，此點是難以摒棄的。

　　宋琬的獄中詩作，便具有強烈的紀實性，正因為有著最真切的實際體驗，方能呼號出深沉哀嘆，表現細微且複雜的情緒。由於史傳記載的限制，宋琬下獄之事幾乎略而不談，更遑論要見到詩人複雜的心緒變化。這時便得求助於詩歌，藉由閱讀宋琬的獄中詩作，使後代讀者更能了解當時的監獄生活並體會詩人複雜的心緒轉折。
　　筆者藉由初探及再探兩篇文章，分別論述感懷、哀歌、應酬、〈獄中八詠〉四大類型，約略鉤沉宋琬的獄中形象，使其形象更加生動飽滿，以補齊史傳的不足。然而力有未逮，未能深入探討詩作風格、寫作手法、格律，是筆者較為遺憾之處。還望能以這兩篇文章拋磚引玉，使更多後輩前賢關注到宋琬，進而有更加完整的研究。
本文引用宋琬著作所據版本如下：［清］宋琬著，馬祖熙標校：《安雅堂全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引詩頁碼隨文標註，不另出腳註。作品繫年據汪超宏：《宋琬年譜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10年）與馬祖熙：〈宋琬年譜〉，《安雅堂全集》附錄2，頁789-814。兩者若有相牴觸之處，以較詳盡的《宋琬年譜》為優先選擇。


� 本文將以詩作為主，對其進行詳盡分析；關於宋琬的生平簡述與二度下獄之因，請參閱拙文〈宋琬獄中詩初探〉，此處不另贅述。


� 但每個人感動程度不一，且外物牽動的情緒若過於深沉，其散發的情緒是可能大過哀歌的，由此看來，筆者此種分法似乎過於草率，然而此分判法大旨仍不誤。


� 《說文解字注》：「凡傾吐曰寫，故作字作畫皆曰寫。俗作瀉者，寫之俗字。」見於［漢］許慎撰，［清］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卷14，頁340。


� 宋琬首次下獄年紀近四十，且下獄原因正是文字獄，可參閱拙文〈宋琬獄中詩初探〉。


� 女嬃、巫咸事見﹝戰國﹞屈原，﹝宋﹞洪興祖：《楚辭補注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26、52。


� 李膺、杜密同為東漢末年的「黨錮」名士。事見［劉宋］范曄撰，［唐］李賢注：《後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），卷67，頁2183-2224。


� 此為殷浩咄咄書空之事。事見［劉宋］劉義慶，張萬起、劉尚慈譯注：《世說新語譯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），頁874。


� 申包胥哭秦庭，事見［晉］杜預注，［唐］孔頴達疏，［清］阮元校勘：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下冊，縮印清阮元刻本），卷54，頁2c-3c。


� ［劉宋］范曄撰，［唐］李賢注：《後漢書》，卷61，頁2015-2048。


� 羊舌氏家難，事見［晉］杜預注，［唐］孔頴達疏，［清］阮元校勘：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，卷33，頁2a-3c。


� 司馬遷〈報任少卿書〉，收錄於［梁］蕭統編，［唐］李善注：《文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年，影印清嘉慶胡刻本），卷41，頁7b-18b。


� 陸機〈思親賦〉：「感明發之所懷。」此明發乃孝思之義。收錄於［清］嚴可均輯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8年，影印清光緒王毓藻刻本），卷96，頁3a。


� 此處化用歐陽修母親鄭氏「以荻畫地」教子事。事見［元］脫脫等著：《宋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卷319，頁10375。


� 《詩經‧小雅‧蓼莪》見於［漢］毛亨、鄭玄箋，［唐］孔頴達疏，［清］阮元校勘：《毛詩正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上冊，縮印清阮元刻本），卷13-1，頁1b-2a。


� 〈五子歌〉收錄於逯欽立輯：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頁5。


� 王嗣槐〈送按察使宋公赴京師序〉：「公之初登進士也，官版曹，兄為仇家所陷，牽連詔獄，逾年得脫。」見於王嗣槐：《桂山堂文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第73冊，影印清康熙青筠閣刻本），卷2，頁31b-32a。


� 鄒衍六月飛霜之事。見於［梁］蕭統編，［唐］李善注：《文選》，卷39，頁19b-24a。


� 此指陸機所畜養之黃犬一事。事見［唐］房玄齡等撰：《晉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，卷54，頁1473。


� 《詩‧小雅‧常棣》：「脊令在原，兄弟急難。」指兄弟之情。收錄於［漢］毛亨、鄭玄箋，［唐］孔頴達疏，［清］阮元校勘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9-2，頁3c-5a。


� 〈庚寅臘月讀子美同谷七歌效其體以咏哀〉的完成時間點很可能在〈寫哀〉等七首作品之前，畢竟宋琬於庚寅年冬下獄，可見此詩作於陷獄之初；〈寫哀又二首〉詩中「蹉跎四十年」一句則暗示著宋琬已年近四十，宋琬於三十七歲 (1650) 是年冬入獄，三十九歲 (1652) 那年正月獄解，故筆者認為，〈寫哀〉等七首作品很可能作於宋琬三十八歲之後，由於目前並無任何資料佐證，因此僅能依此薄弱根據推斷。至於上述排序僅是為了行文方便，並非要說明誰先誰後的問題，畢竟一個人走到窮途末路，胡思亂想的情形將會不斷循環，若無更明確的證據，要定作品先後誠屬不易，此點須先辨明。


� 宋元之後，倣同谷歌體者不少，王炎、李新、文天祥等人皆有倣作，每個人處境皆不同，唯一相同點在於，內容為困頓時對家人的思念與自身的感慨，宋琬之倣作亦不例外。


� 浦起龍：「七詩章法本極整密，舊解每於第六首若贅疣，然今按第一首係總攝諸章，白頭肉死，乃作客傷老本旨，故應在末章。其曰拾橡栗，則二章之家計也。天寒山谷，則五章之流寓也。中原無書，則三章四章之弟妹也。歸不得則六章之值亂也。下各章一一承說，條理井然，結獨逗一哀字、悲字，以下諸歌不復言悲哀，而聲聲悲哀矣。每章結句亦多貼定。」此說轉引自［唐］杜甫著，﹝清﹞楊倫箋注：《杜詩鏡銓》（臺北：華正書局，2003年），卷7，頁296-297。其餘評論可參考同書，卷7，頁296-299；以及［唐］杜甫著，［清］仇兆鰲注：《杜詩詳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），卷8，頁693-701。


� 〈離騷〉：「攝提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」見於﹝戰國﹞屈原，﹝宋﹞洪興祖：《楚辭補注》，頁4。


� 據《爾雅‧釋天》，攝提格為寅年，見於［晉］郭璞注，［宋］邢昺疏，［清］阮元校勘：《爾雅注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下冊，縮印清阮元刻本），卷6，頁1c-2b。


而宋琬生年為1614年，即為寅年，並可知曉其生於酉月（漢代以後歲首建寅，酉月即農曆八月），正與〈長歌寄懷姜如須〉：「甲寅之歲汝降初，我生汝後七月餘」相印證，此詩見於［清］宋琬著，馬祖熙標校：《安雅堂全集》，頁151。


� 可參考拙文〈宋琬獄中詩初探〉。


� 王熙〈通議大夫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琬墓誌銘〉：「公為吏部公第三子。」收入［清］錢儀吉撰，靳斯點校：《碑傳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），卷78，頁2225-2228。


� 〈先大夫忌日，設醮於潤州上方四文疏〉：「有子五人，嗟傷亡之殆半。」見於［清］宋琬著，馬祖熙標校：《安雅堂全集》，頁636。


� 《國語‧晉語》：「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，曰：『死者若可作也，吾誰與歸？』」此處九原為墳墓，九原可作猶如死者復生之事。語出［春秋］左丘明著，［三國］韋昭注：《國語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），卷14，頁471。


� 此處詩人借用唐代李勣欲救姊之事。事見［宋］歐陽修、宋祁撰：《新唐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），卷93，頁3820-3821。 


� ［唐］杜甫著，﹝清﹞楊倫箋注：《杜詩鏡銓》，卷7，頁297。


� 緹縈救父之事。見於［漢］司馬遷撰，［劉宋］裴駰集解，［唐］司馬貞索隱，［唐］張守節正義：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），卷105，頁2795。


� 關於管仲與鮑叔牙的交情。見於［漢］司馬遷撰，［劉宋］裴駰集解，［唐］司馬貞索隱，［唐］張守節正義：《史記》，卷62，頁2131-2134。


� 此語化用班固〈詠史〉：「金張籍舊業，七葉珥漢貂。」指漢代重臣金日磾與張安世家族歷代顯赫。見於［梁］蕭統編，［唐］李善注：《文選》，卷21，頁3b。


� 夜臺指陰間，化用自陸機〈挽歌詩三首〉：「按轡遵長薄，送子長夜臺。呼子子不聞，泣子子不知。」見於［梁］蕭統編，［唐］李善注：《文選》，卷28，頁26b。


� 若敖鬼指絕嗣，事見左傳［晉］杜預注，［唐］孔頴達疏，［清］阮元校勘：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，卷21，頁5a-6a。


� ［清］張廷玉撰：《明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，卷258，頁6668。


� 請參閱王熙〈通議大夫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琬墓誌銘〉，收入［清］錢儀吉撰，靳斯點校：《碑傳集》，卷78，頁2225-2228。


� 請參閱汪超宏：《宋琬年譜》，頁67。


� 同前註，頁51-52。


� 王崇簡：《青箱堂詩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第16冊，影印清康熙二十八年王燕重刻本），卷7，頁15b-16a。


� 同前註，卷18，頁11b。


� 〈寄懷施愚山少參〉：「昔我陷虎吻，微軀蒙羈紲。君方拜法曹，顧余兩悲咽。愧乏平生歡，定交在獄闑。」見於［清］宋琬著，馬祖熙標校：《安雅堂全集》，頁106。


� 二人涉及此時的作品尚有：宋琬〈寄懷施愚山少參〉、施閏章〈憶昔行，寄宋荔裳隴西并序〉、施閏章〈聞宋荔裳被逮〉等作品。


� 孫賓石、趙岐事見［劉宋］范曄撰，［唐］李賢注：《後漢書》，卷64，頁2121-2125；李篤、張儉事見同書，卷67，頁2183-2224。


� 請參見拙文〈宋琬獄中詩初探〉。


� 筆者認為，劉文炤遭遇與宋琬頗為類似，家族同樣覆滅於國難之時，或許劉文炤看著宋琬，有股「同是天涯淪落人」之感吧！劉文炤事見［清］張廷玉撰：《明史》，卷300，頁7682-7684。


� 此組詩可與〈苦雨歎〉相互參看，筆者正經此而斷定此詩為再度下獄之作，請參考拙文〈宋琬獄中詩初探〉。


� 《詩經‧邶風‧柏舟》收錄於［漢］毛亨、鄭玄箋，［唐］孔頴達疏，［清］阮元校勘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2-1，頁2c-3b。


� 范雎事見［漢］司馬遷撰，［劉宋］裴駰集解，［唐］司馬貞索隱，［唐］張守節正義：《史記》，卷79，頁2401-2418。


� 此指「莊周夢蝶」之典。事見﹝戰國﹞莊周著，［清］郭慶藩釋：《莊子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卷1下，頁112。


� 「送窮」一事可參考韓愈的〈送窮文〉。收錄於［唐］韓愈著，馬通伯校注：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4年），頁328-329。


� 相傳此鼎上鑄圖像，能使人辨清善物、惡物。事見［晉］杜預注，［唐］孔頴達疏，［清］阮元校勘：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，卷21，頁4a-4c。


� ［清］宋琬著，馬祖熙標校：《安雅堂全集》，頁417-418。


� 犢鼻，古時候的一種褲子，形似今日的丁字褲，又略大。


� 中泠為天下名泉，蘇軾〈遊金山寺〉：「中泠南畔石盤陀，古來出沒隨濤波。」此詩收於［宋］蘇軾著，［清］王文誥輯注：《蘇軾詩集》（北京：中華，1982年），卷7，頁307。


� 由〈六月己酉大雨連夜水至牀下殆無臥處口占二首簡谷霖蒼學憲〉：「鋃鐺半欲沉。」可得知。


� 嚴迪昌：《清詩史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524-53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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